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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紫色奇特的社会功能

　 　 　 程民生

摘　 要:　 古人对紫色褒贬不一,理论上最受歧视的紫色,实际上在宋代同红色一样也

是尊贵之色。 宋朝品官的章服中,一品至三品的高官即服紫,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

义给予赐紫、借紫的待遇,致使“满朝朱紫贵”变成了几乎满朝全是紫。 紫色的风头在

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。 始见于北宋赞美春光的“万紫千红”一词,更反映了宋人对

紫色的热爱。 宋代皇家没有像西方皇家那样垄断紫色,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

放,贵贱共享。 由此带来紫色的创新,油紫的出现化解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;另一重

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,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。 紫色服饰的开放,极大地促

进了紫草种植、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。 紫草成交量之大、染紫市场之大以及紫色

物品价格之高,都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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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颜六色的社会,不同色彩的作用和地位有着明显的差距。 以传统五行为基本框架的色彩体系,分
为五正色和五间色。 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五正色之外,有绿、碧、红、紫、骝(褐黄)五间色。 其原本的原色和

二次色的科学性,因分正色贵、间色贱而大打折扣,不断受到社会历史的冲击。 在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

发展的背景中,紫色以其特殊性在诸色中最为活跃,涉及一系列政治、经济问题。 艺术界以外,史家对此

尚无关注,试为窥测,以观别样。

一、紫色理论与社会地位的反差

中国古代在五正色、五间色的十色之中,紫色的地位非常奇特。
首先,紫色属于低贱的间色,不能与正色相提并论;而且在科学上,紫色在可见光中波长最短,传播

距离最近,更无法与波长最长的红色同等待遇。 在诸色之中,紫色的传统理论地位最低,是唯一有负面

定义和象征者,泛政治化的过分解读使之名声不佳。 但是,紫色同时又是祥瑞色彩,优雅迷人、高贵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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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,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受各阶层的喜爱并常被帝王所专享。 如此反差,简直匪夷所思。 如同出身贫贱却

仪态万方的贵妇一样,围绕着紫色,有着诸多的政治、道德说辞,简直成了色彩伦理学的一个样板。
在卫道士看来,紫色最主要的过失是风头太健,喧宾夺主。 这一指责来头很大,历史久远,根源就在

于孔夫子。 《论语·阳货》曰:“恶紫之夺朱也。”孔夫子厌恶紫色不正,扰乱甚至取代了正色朱红。 朱熹

对此解释道:“不但是易于惑人。 盖不正底物事,自常易得胜那正底物事。 且如以朱染紫,一染了便退

不得,朱却不能变得紫也。 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,只为他力势大了,便易得胜……紫近黑色,盖过了那

朱。 既为紫了,便做朱不得,便是夺了。 元只是一个色做出来,紫是过则个。”①紫出于红而乱红,盖压了

红,又近乎于黑,以间色乱正色,似乎有扰乱正统乃至犯上作乱嫌疑,被提升到了原则高度,以至于成为

僭越的象征。 如王莽代汉,被斥之为“莽紫色而余分”,②
 

张方平言江宁府(今江苏南京)唐末五代以来

割据篡位者相继,“更相禽猎,或自篡袭,紫色淫声,余分闰位”。③
 

岳飞《奉诏移伪齐檄》云:“率华夏礼义

之俗,甘事腥膻。 紫色余分,拟乱正统。”④所谓“余分”,就是非正统之意,如同紫色不是正色一样。 显

然,这是政治等级观念导致的色彩偏见。
 

其次就是其以艳色蛊惑人心。 东汉刘熙说:“紫,疵也,非正色。 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。”⑤他认为

具有迷惑力的紫不正不纯,是色彩的瑕疵,紫色就是疵色,颇有将其由间色诬之为恶色、邪色的意图。 宋

人罗大经载,“《战国策》:苏代曰:‘齐,紫败素也,而贾十倍。’言外美而中腐,如以败素染紫也”。⑥ 用紫

色染破旧的素帛也很漂亮,可高价出售骗钱。 也即绮丽的紫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。
 

但令人奇怪的是,在社会历史中,紫色在宋代或更早以前实际上却是尊贵之色。
宋初士大夫王逵说:“紫色乃水火阴阳相交、既济流通之义也,故天垣曰紫宫,又曰紫微者,紫宫微

妙之所也,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,面南拱北之情合矣。”⑦紫色是各种物质、精神融汇的表现,所以星宿

有紫微宫即北极星,“天有紫微宫,是上帝所居也”。⑧ “上帝”与紫色同在。 人间的皇帝则居紫宸。 宋

代皇宫正殿为大庆殿,“北有紫宸殿,(旧名崇德,明道元年改。)视朝之前殿也”⑨,是仅次于大庆殿的第

二主殿,每月朔望的朝会、郊庙典礼完成时的受贺及接见契丹使臣都在紫宸殿举行。 按宋代制度,既有

紫宸殿,相应地就设置紫宸殿学士。 丁度罢参知政事即为紫宸殿学士,“丁既受命,遂称曰‘丁紫宸’。
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,遽更曰‘观文’”。�I0 为避开至高无上的紫宸,紫宸殿学士改为观文

殿学士。
在传说和文学作品中,皇帝常与紫光在一起,所谓“必有真天子,祥光紫处看”。�I1 紫气就是天人感

应的吉祥瑞气。 大中祥符元年(1008),宋真宗禅社首时,“紫气下覆,黄光如星绕天书匣”。�I2 大中祥符

四年,宋真宗赴汾阴祭祀后土,“车驾奉天书发京师,日上有黄气如匹素,五色云如盖,紫气翊仗”。�I3 政

和三年(1113),宰相蔡京等报告:“伏睹知苏州盛章据百姓陈世隆斫开木一段,心有天书‘大吉’二字。
寻同众官看验,字色正紫色,斧刃所斫,适相合无间,向背窳垤,委是生成,其木理字画,即非伪造。 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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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贺以闻。”①所谓自然长成的紫色“大吉”字样,自是祥瑞。
以紫为贵者,还有佛教。 宋太宗时,嘉州通判王衮往峨眉山白水寺公干,“忽见光相,寺西南瓦屋山

上皆变金色,有丈六金身。 次日,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,入紫色云中”。② 紫云即罗汉居住的祥云。 在开

封,每年四月八日佛生日时,“合都士庶妇女骈集,四方挈老扶幼,交观者莫不蔬素。 众僧环列既定,乃
出金盘,广四尺余,置于佛殿之前,仍以漫天紫幙覆之于上,其紫幙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”。③

 

护卫贡献

佛祖之金盘的,是宽阔的紫幕,表面是遮盖,实际是彰显。 则是紫色之贵,僧俗同一。
皇帝颁布诏令,总是用紫泥为封。 赵彦卫言:“古印文作白字,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。”④所以,

紫泥、紫泥封、紫泥书、紫泥诏、紫诏等,都是诏书的别称,宋僧就有“中兴天子紫泥新”之语。⑤ 皇帝祭祀

跪拜用的褥垫,最高规格是紫色。 “旧制,郊祀正坐褥皆以黄,皇帝拜褥以绯”,宋真宗赴泰山举行封禅

大礼时,“诏配坐以绯,拜褥以紫”。⑥ 由绯改为紫。 大中祥符八年,朝廷规定:“自今大礼,皇帝位褥依旧

例及别敕用红紫罗外,其非时诣宫观、寺院焚香,并用黄褥。 群臣行事斋醮、宴设、谢恩、拜表、并用紫

褥。 永为定式。”⑦举办大礼时皇帝的位褥用红紫罗,百官日常用紫褥。 色彩都是紫色,区别一是君

为红紫,臣为一般的紫;二是质地有高低。 在其他重大喜庆活动中,紫色不可或缺。 如皇太子纳妃时,
“妃乘厌翟车,车上设紫色团盖,四柱维幕,四垂大带”,⑧颇显新娘子高贵神秘。

在皇家守孝服丧期间,一些外交场合的红色器物,用紫色替代。 宋宁宗时有诏:“瑞庆圣节贺生辰

人使到阙,系在孝宗皇帝小祥之后,使人见辞并设淡黄幄,百官、使人幕次陈设并用紫色。”⑨外国使者来

祝贺宋宁宗生辰,因刚过宋孝宗周年祭,百官和使者的幕次陈设可以使用紫色,仍不能用红色。 嘉泰二

年(1202),在宋光宗禫除祭即除丧服之前,“今来使人到阙,本驿使人、馆伴位及赤岸、班荆馆、仁和馆等

处陈设帘额等,欲照嘉泰元年体例,并用紫色钉设。 内被褥有红锦绯红颜色,亦乞用紫色排办”。 这一

变通得到批准。�I0 以紫相待,既避开了红艳之色,又不失喜庆之意,巧妙地融合了红事与白事的悲喜,是
又一种以紫夺朱的表现。

“紫禁”一词,明清时专用于皇宫。 宋代不然,紫禁并非皇宫的专词,使用比较广泛。 可以指代皇

宫,也可以指代王宫,鲜为人知的是还可以指代朝廷词臣。 周必大《重华宫会庆节贺表》言:“紫禁高居,
受宁亲之至养;赤光下照,标诞圣之初期。”�I1即指太上皇宋孝宗所居住的重华宫。 郭若虚言“皇弟嘉王

……虽居紫禁之严,颇得沧洲之趣”�I2,紫禁之居,则指王宫。 楼钥赞扬沈枢言:“门生多紫禁,子舍屡黄

堂。 自得垂车乐,谁传却老方。”�I3
 

此紫禁指的是中书舍人。 中书舍人一般雅称紫微舍人:“政和末,王安

中骤迁中书舍人,往谢郑丞相居中。 谓曰:‘君作紫微舍人,首草者何人词耶?’”�I4也常作紫禁,如杨万里

诗云:“辛卯中书落笔年,曾陪学士堵墙间……一尊话别休辞醉,报政归来紫禁班。”�I5所言紫禁班,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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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书舍人。 牟巘言:“上方眷留于紫禁,以夏卿而掌帝制。”①在紫禁之地掌撰写皇帝制诏者,即翰林学

士,吴则礼云“玉堂念昔掌帝制”,②
 

宋代翰林院别称玉堂,周必大《玉堂杂记》即其在宋孝宗朝任翰林学

士期间的笔记。
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紫色,即按不同色彩区分品官级别的章服:“宋因唐制,三品以上服紫,

五品以上服朱,七品以上服绿,九品以上服青……元丰元年,去青不用,阶官至四品服紫,至六品服绯,皆
象笏、佩鱼,九品以上则服绿,笏以木……中兴,仍元丰之制,四品以上紫,六品以上绯,九品以上绿。”③

宋朝一品、二品、三品的高官,章服为紫色;四品、五品的中级官员,章服为朱红;六品、七品的中下级官

员,章服为绿色;八品、九品的低级官员,章服为青色。 其间,最高贵的紫色是间色,最低贱的青色却是正

色,中级的朱红也是正色,而且是宋朝的本命色———火德尚赤,“赤即朱也”。④ 但偏偏让间色占据最高

位,不能说不是色彩本身的魅力贵重起着主要作用。 故而有士大夫指责道:“后世衣服之制废……言其

无义,则紫者朱之乱色也,二品以上服之,朱为之次焉。”⑤元丰改官制后,章服由紫、朱、绿、青四色,简化

为紫、绯、绿三色,减少了级差,并改朱(赤红)为绯(深红),使服色全部由间色组成,且品位下移到六品:
紫色扩大,下降到四品。

皇帝休闲时喜欢穿紫色,有图画为证:元人钱选临宋代苏汉臣的《宋太祖蹴鞠图》,描绘宋太祖、宋
太宗与近臣六人踢球的场景,其中正踢球的宋太宗和两位近臣均穿紫袍;宋徽宗所画《听琴图》,居中的

自己也穿紫袍。 北宋后期有“御爱紫”说法出现(详见下文),典型地说明了皇家爱紫。
紫色章服,无疑是所有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最喜爱向往的。 正式的章服以外,诸多中下级官员常

以种种机缘,叨光借照,堂而皇之地穿上紫衣。 主要有两种形式:一是赐紫。 官位不及而有大功,或年资

长久,或为皇帝所宠爱者,特加赐紫,同时赐金鱼袋,合称赐金紫,以示尊宠。 如“凡观察判官以上,绯十

五年乃赐紫”⑥,是为年资赐紫。 “升朝官该恩……着绯及二十周年赐紫金鱼袋。 (特旨者,系临时指

挥。)”⑦所谓特旨,就是皇帝一时的意愿,如钱象先由河北江东转运使召兼天章阁侍讲,“详定一路敕成,
当进勋爵,仁宗以象先母老,欲慰之,独赐紫章服”。⑧ 只是皇帝为了让钱母高兴而赐紫。 二是借紫。 主

要用之于外任的中下级官员。 如太平兴国二年(977),宋太宗“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、副,衣绯、绿
者并借紫。 知防御、团练、刺史州,衣绿者借绯,衣绯者借紫”;北宋中期以后,“为知州、监司者,许借紫;
任满还朝,仍服本品,此借者也”。⑨ 既然是借,只能在该任期内享受,期满回朝还要返还,打回章服

原形。
对于紫色章服的泛滥,宋仁宗明道二年(1033),侍御史庞籍指责道:“金紫者,文臣之贵服也。 祖宗

以来,谨重赐与。 自前或因差遣上殿,特恩赐之,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。 近年伏见有差遣未出常调,或
只是知县之类,因公事上殿,亦得改赐,遂使三品之服渐成轻易。”�I0连知县都有机会穿紫,如此一来,朝
中以前的“满朝朱紫贵”,几乎变成了满朝全是紫。

紫色地位的高贵,更多表现在对自然美的赞颂,是春光的最佳代表。 脍炙人口的朱熹《春日》云: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�I1春天中最灿烂、最具代表性的是万木葱茏、百花盛开,典型色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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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出版社 1999 年版,第 10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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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紫色和红色。 “万紫千红”作为成语,通常以为出自朱熹。①
 

其实,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,现知最

早使用者是著名学者邵雍:“万紫千红处处飞,满川桃李漫成蹊。”②
 

此后多有运用,如文学家张耒:“万紫

千红休巧笑,人间春色在檀心。”③女诗人朱淑真:“万紫千红浑未见,闲愁先占许多般。”④诗僧释文珦:
“万紫千红都谢了,绿阴时见採桑人。”⑤道士白玉蟾:“好将杖屦西园看,万紫千红一夜风。”⑥

 

不但诗句,
词句也有,如洪咨夔《临江仙》:“万紫千红鬓上粉,聚成一撮精神。”⑦

 

李曾伯《满江红》:“万紫千红都不

似,玉奴一白三数蕚。”⑧等等。 而在形容紫时,往往用“贵紫”,如曹勋《诉衷情》:“绮罗金殿,醉赏浓春,
贵紫娇红。”曹勋《金盏倒垂莲》:“满 嫩红贵紫,道尽得、韶光分付。”⑨所有这些,表明春光的美在于紫

和红,现实世界中红花总比紫花多,但紫色的表现力最强,以“万”而紫,以“千”而红,又一次抢了红色的

风头和话语权,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。

二、紫色的蔓延与开放

宋代社会中穿紫色服装者,除了品官章服外,还有两大团体也是合法的。
一是军队,紫衫是低级武官以及相当一部分部队士兵的军装。 “紫衫。 本军校服。 中兴,士大夫服

之,以便戎事。 绍兴九年,诏公卿、长吏服用冠带,然迄不行。 二十六年,再申严禁,毋得以戎服临民,自
是紫衫遂废。”�I0北宋时军校的军装是紫衫,便于奔走作战,南宋初的战争期间,文官也服紫衫以适应,经
两次禁令才予制止。 天圣七年(1029),“枢密院言御马直于荣鬻自制紫衫,而开封府以军号法物定罪,
请下法官议。 而审刑院言紫衫荣所自制,非官给,难以从军号法物定罪”。�I1 这一案例说明紫衫属于制

服,具有辨别部队番号身份的严肃性。 宋仁宗时,张方平上书投诉道:“臣尝入朝,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

紫罗衫,红罗抱肚,白绫裤,丝鞋,戴青纱帽,长带绅,鲜华烂然。 ……盖一卒之服不啻万钱。”�I2开封军队

将领的随从士兵全套豪华军装,价值约十贯。 南宋中期的赵彦卫载:“军人之衣绯紫,亦是别其军号;今
厢、禁军皆衣紫,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,颇存往制。”�I3则是北宋时不同的部队以紫色或绯色军装来区

别,而南宋时期除了极个别部队外,无论禁军还是厢军,都穿紫色军装。
二是高级僧道。 宋代沿袭唐代制度,向高僧名道颁发表明政治地位和荣誉的紫衣、师号,其形式主

要有荐举奏赐、定额拨赐、资历赐与、临时颁赐、进纳购买等。 其中的赐紫衣,即朝廷赐予紫衣或紫方袍、
紫袍、紫罗衣、紫袈裟等,以示嘉奖宠贵,得到紫衣者就被尊称为紫衣僧道。�I4 如每年宋太祖生日,“准旧

制,左右街僧道合簾前赐紫衣、师号者一十人”。�I5
 

如同章服中紫色为高官一样,紫衣僧道也是宋代最高

等级的宗教人士。 南宋初年紫衣商品化,朝廷开始出售紫衣帖,如建炎三年(1129),“紫衣见卖四十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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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”,①看得见的紫衣价格高于师号,目的都是筹集军费。 这就意味着穿紫衣的僧

道数量更多。
 

紫色军装与紫衣师号,都是朝廷制定或赐予的,前者表明是国家军人,后者表明是朝廷赏识的高级

僧侣,都来源于官方。 问题的关键在于,广大平民百姓有没有穿紫的权力?
在西方的历史中,紫色总是与帝王相伴。 如 4 世纪的罗马帝国非常看重这种和皇权对等的颜色,只

有皇帝可以穿(泰尔)紫,其他人穿会惹来杀身之祸。 后来规定人人都可以穿(泰尔)紫,但必须向皇帝

支付高昂的费用,②意味着穿紫即为富贵的象征。 宋代社会与之大不相同,不但皇家没有垄断,官方也

不独占,而是经过一番波折后,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。
宋初沿袭五代旧制,礼法等级制度比较混乱。 太平兴国七年(982),宋太宗要求翰林学士承旨李昉

整理制定士庶车服之制,中心思想是提倡节俭、禁止僭越。 李昉在报告中提出:“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

白襕下皆服紫色,亦请禁之。 其私第便服,许紫皂衣、白袍。 旧制,庶人服白,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、庶人

通许服皂。”均得到批准。 端拱二年(989),宋太宗又诏:“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、商贾、伎术、不系官

伶人,只许服皂、白衣,铁、角带,不得服紫。 文武升朝官及诸司副使、禁军指挥使、厢军都虞候之家子弟,
不拘此限。”但到了六年以后的至道元年(995),“复许庶人服紫”。③ 这段整理全国服饰的政府行为历

时十余年,围绕着紫色服装是否开放的主线,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其一,宋初的低级官员和举子虽不敢公开穿紫色外衣,但在袍内悄悄穿紫。 官方认为有违礼制,予

以禁止,同时允许在家中可以穿紫色衣服,满足了部分愿望。
其二,七年以后的情况表明,针对低级官员和举子的官方禁令效果如何并不知道,更广大的基层公

人和百姓、商人、工匠、民间艺人等却纷纷穿紫。 朝廷按倒葫芦瓢又起,只得再下禁令,同时又一次退让,
允许中高级官员的子弟穿紫。

其三,在禁令失效的背景下,宋太宗干脆开放:至道元年六月,“复许庶人服紫。 帝以时俗所好,冒
法者众,故除其禁”。 正式诏令云:“先是端拱二年十一月乙酉诏书,申明车服制度,士、庶、工商先不许

服紫。 自今许,所在不得禁之。”④公开否定了端拱禁令。 坦陈的原因是“时俗所好,冒法者众”,广大民

众宁愿犯禁也要追求紫色,朝廷防不胜防,步步退守,如同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,在禁紫问题上彻底失败,
最终只好顺从民意。 如此无可奈何的慷慨,满足了广大人民服紫的愿望。

如前文所言,紫衫是军装,南宋初也是士大夫普遍的官服,后来遂普及民间。 如南宋时的福建闽俗,
“自缙绅而下,士人、富民、胥吏、商贾、皂隶,衣服递有等级,不敢略相陵躐。 士人冠带或褐笼衫,富民、
胥吏皂衫,农、贩下户白布襕衫……三十年后,渐失等威,近岁尤甚。 农夫、细民至用道服、背子、紫衫

者”。⑤ 按其说法,自绍兴中期以来,连农民都不顾等级限制而穿紫衫。
不仅是服装,紫色纺织品在民间普遍使用。 如妇女外出时蔽尘的面巾披肩———紫色的盖头,在北宋

中期流行起来:“今世士人,往往用皂纱若青,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,以障风尘,为远行之服,盖本

此。 又有面衣,前后全用紫罗为幅下垂,杂他色为四带,垂于背,为女子远行、乘马之用,亦曰面帽。”⑥还

有室内的紫色幕帐。 绍兴年间,秦昌龄“调宣州签判,归,中途感疾,至溧水,疾亟,寓于王季羔宗丞空宅

中。 忽觉寒甚,欲得夹帐,县令薛某买紫罗制以遗之,遂死于其间”。⑦ 室内紫色的帷幕,颇显温馨舒适。

64

程民生　 宋代紫色奇特的社会功能

①
②

③
④

⑤
⑥
⑦

徐松辑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、尹波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三之二八,第 3384 页。
 

卡西亚·圣克莱尔:《色彩的秘密生活》李迎春译,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
司 2019 年版,第 187 页。

 

《宋史》卷 153《舆服志》,第 3574 页。
 

徐松辑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、尹波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·舆服》四之五,第 2229 页。 原标点作“复许庶人服紫
(帝)[带],以时俗所好”,似误改。

 

梁克家:《淳熙三山志》卷 40《元日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 1990 年版,第 8247 页。
 

高承撰,李果订,金圆、许沛藻点校:《事物纪原》卷 3《帷帽》,中华书局 1989 年版,第 139 页。
 

洪迈撰,何卓点校:《夷坚志·丙志》卷 16《秦昌龄》,中华书局 2006 年版,第 502 页。
 



三、紫色创新与政治问题

紫色的解禁以及宋人对紫色的热爱,不可避免地促进着紫色的创新。
在染色方面,宋朝有两次创新或改变。 正如明人方以智所言:“宋以绯紫为章服,故重之,故其色亦

屡新也。”①官民互动,爱紫玩出了花样。
第一次是创造了油紫。 长期以来,紫色与朱红区分不大。 宋仁宗末期,一位从南方到开封的染色工

匠,推出新的染色技术:“有染工自南方来,以山矾叶烧灰,染紫以为黝,献之宦者洎诸王,无不爱之,乃
用为朝袍。 乍见者皆骇观,士大夫虽慕之,不敢为也。 而妇女有以为衫褑者,言者亟论之,以为奇邪之

服,浸不可长。 至和七年十月己丑,诏严为之禁,犯者罪之。”②赵彦卫又载:“京师染紫,变其色而加重,
先染作青,徐以紫草加染,谓之油紫,后人指为英宗绍统之谶……自后只以重色为紫,色愈重人愈珍之,
与朱大不相类。”③该技术大约分两个层面。 一是使用了新的媒染剂。 山矾是南方地区山矾科山矾属乔

木,叶子可做媒染剂,以此取代化学产品白矾染紫,且呈现不同的效果。 二是使用了新的染色工艺。 不

是直接染紫,而是先染青为底色,再染紫。 其色泽沉着厚重,成了黑紫色,十分引人注目。 法定的紫服是

赤紫,以红为主,黑紫则是以黑为主。 沈括解释道:“世以玄为浅黑色, 为赭玉,皆不然也。 玄乃赤黑

色,燕羽是也,故谓之玄鸟。 熙宁中,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,谓之黑紫,与皂相乱,几不可分,乃所谓

玄也。”④黑紫即古代的玄色,“出于黑而胜于黑”,盖压了黑,又有了“紫之夺黑”的“劣迹”。
关于油紫,常见有染色时用油渍的说法。 如王得臣言:“嘉祐染者既入其色,复渍以油,故色重而近

黑,曰‘油紫’。 未几,英宗入继大统,秘书丞甄履尝为《继圣图》著其说。 后又为黑紫,神宗诏禁止,于是

乃加鲜赤矣,世又目为‘顺圣紫’云,盖色得正也。”⑤其实,纺织品油浸之后很难再染色,应是望文生义。
油紫之义,是指其紫如同被油浸过一样,色泽光润沉着。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有“禾黍油油”之语,索隐

云:“油油者,禾黍之苗光悦貌。”⑥明人则云:“宋仁宗时,有紫帕为油所渍,其色近玄,因命染人仿而为

之,谓之油紫。”⑦这一解释比较接近本义。 时人为什么说油紫“为英宗绍统之谶”呢? 因为油紫与“犹

子”同音,而宋英宗是宋仁宗的养子即犹子。 其说源自英宗即位之初,一位叫甄履的官员作《继圣图》,
其序言中指出:“又迩来市民染帛,以油渍紫色,谓之油紫,油紫者,犹子也,陛下濮安懿王之子,视仁宗

为诸父,此犹子之义也。”这显然是阿谀奉承之谎言,宋英宗一眼就识破:“其言诡诞不经。 英宗圣性高

明,尤恶谀谄,书奏,怒其妖妄,御批送中书,令削官停任,天下伏其神灵。”⑧色彩名称的谶纬解读,使色

彩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更加凸显。
众多服紫的高级官员既以黑紫为公服,百姓也不甘落后,纷纷效仿,盛行一时。 色彩的混乱,造成礼

教问题,便成了政治问题。 不过像宋代其他政令一样,此事也是禁而不止。 熙宁九年(1076),宋神宗再

次制止:“禁臣僚公服黑紫色。”⑨与嘉祐禁令不同的是,前者范围是“天下”,后者范围仅是官员的公服,
百姓不禁了,官员私下当便服也不禁了。 有史料说:“黑紫者若着油紫,后改名多紫。 神宗恶其乱色,累
惩朝臣。”改名之举,不过是敷衍诏令,自欺欺人而已;到了元丰末期,改名“多紫”后愈演愈烈,连宰相韩

维也穿着黑紫公服上朝。 元祐元年(1086)正月,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“传宣殿着黑紫者,若着,入即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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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元龙:《格致镜原》卷 55《帕》,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,第 1032 册第 126 页。
 

魏泰撰,李裕民点校:《东轩笔录》卷 4,中华书局 1983 年版,第 44 页。 原标点作“御批送中书令,削官停任”,按
宋代已无中书令差遣,似误。

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 273,熙宁九年二月丁酉,第 6681 页。
 



奏。 服黑紫,韩资政维也……是时,有司乞坐违制之罪,诏虽不从其重典,而令奏劾,大理坐不应公

罪”。① 虽属公罪,也只是让上奏章检举弹劾,无法按违制治以重刑。 毕竟当时朝政中心是实行元祐更

化,顾不上也不能严厉打击,遂不了了之,任其蔓延,后遂在南宋普及开来。 “中兴以后,驻跸南方,贵贱

皆衣黝紫,反以赤紫为御爱紫,亦无敢以为衫袍者,独妇人以为衫褑尔”。② 原来流行的赤紫因为有“御

爱紫”的名号,除了历来不禁止的妇女外,竟无人敢穿,黑紫几乎一统天下。
北宋的黑紫创造了新的色彩和染法,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。 从“言者以为奇哀之服”③以及

“乍见者皆骇观”可知,这种紫色的新奇令人惊讶;再从屡禁不止、南宋贵贱皆衣黝紫的趋势看,新色彩

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。
 

第二次是引进了北紫。 宋仁宗以来,全国的风气转向,“只以重色为紫,色愈重人愈珍之,与朱大不

相类。 淳熙中,北方染紫极鲜明,中国亦效之,目为北紫,盖不先染青,而以绯为脚,用紫草极少。 其实复

古之紫色而诚可夺朱”。④ 从宋仁宗末到南宋前期,黑紫已经流行了一百余年,物极必反,不免有审美疲

劳之虞,继而看中了北方传来的以“极鲜明”为特色的北紫。 与黑紫不同的工艺是先染绯而不是先染

青,再用很少的紫草染紫,也即仍是以红为主。 其实是恢复了传统紫色,与王得臣所言宋神宗时“乃加

鲜赤”的“顺圣紫”大同小异。 宋光宗绍熙年间,袁说友上奏痛陈临安府近年“衣冠服制习为虏俗,官民

士庶浸相效习,恬不知羞……臣朝夕所愤懑不平者,兹不暇缕,姑以最甚者言之。 紫袍紫衫,必欲为红赤

紫色,谓之顺圣紫……欲望陛下亟发宸断,尽行禁戢,宣谕临安府守臣,日下多方约束,严行止绝前项虏

服等,如有违戾,许人告首,支给厚赏。 犯人取旨编配施行,其染并手作人亦编管他郡”。⑤ 可见所谓的

“北紫”就是“顺圣紫”,但因从金国传来,他已经无法接受,极度愤怒,请求严惩包括染匠在内的所有涉

案人员。 这一时尚轮回用了百余年,宋人对紫色的喜爱换个色度依然持续。
另一重大创新是土与火烧制的紫色瓷釉。 宋代瓷器是中国历史的顶峰,主要特点就是色彩的创新,

最突出的是钧窑紫釉。 钧瓷具有“入窑一色出窑万彩”的窑变艺术特点,其鬼斧神工令人惊叹。 代表色

彩是瑰丽丰富而神奇的红紫,红里透紫,紫中藏青,“有以唐诗赞均窑者曰:‘夕阳紫翠忽成岚’,此可以

知其釉汁之美矣”。⑥
 

由此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,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,开
拓了新的艺术境界。⑦ 钧瓷著名的釉色有玫瑰紫、茄皮紫、葡萄紫、丁香紫、海棠红、朱砂红、天青、蛋青

等,以紫色最绝妙:“宋紫最秾丽,至元时犹有‘鱼釉’之称,然已婢学夫人,后此竟绝响矣……故好紫者

必推宋元。”⑧宋钧瓷的紫釉色如同贵妇人,元朝的则像是模仿夫人的婢女,其他朝代的连婢女也不如,
即宋紫空前绝后。 当代有关专家予以高度赞扬:“宋代钧瓷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,在还原气氛下

烧制成功铜红釉,为我国陶瓷工艺、陶瓷美学,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…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”⑨红

紫的出现,可说是宋代尚赤爱紫的结晶。

四、紫色染料及市场

紫色服饰的开放,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、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。
紫色是红蓝相兼的二次色,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,不必依赖紫色颜料也可获得紫色。 实际上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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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:《中国陶瓷史》,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,第 261 页。
 



专有紫色染料,即紫草,又称茈草,“一名紫丹,一名紫芺(哀老反),生砀山山谷及楚地。 三月采根,阴
干。 陶隐居云:今出襄阳,多从南阳、新野来,彼人种之,即是今染紫者,方药家都不复用……《图经》曰:
紫草,生砀山山谷及楚地,今处处有之,人家园圃中或种莳,其根所以染紫也……二月有花,紫白色,秋实

白,三月采根,阴干”。① 紫草是多年生草本紫草科植物,历史上其产地由局部到大部,由野生到种植。
如福州的紫草:“八月末种,二月采,根用蜜笼收,见海风,则变黑矣。”②作为经济作物,紫草的广泛种植

是因为利润可观,有“其利胜蓝”之说,即利润大于种蓝草,“按种蓝一亩,已敌榖田一顷矣,而此复胜焉,
有以见后世末作之盛”。③ 种一亩紫草,获利大于种粮食一百余亩,故趋之若鹜。 在长期的染色实践中,
宋人还发现了水的特殊作用,如杭州义井巷的义井,“俗呼四眼井。 水宜染紫,与他井异,染工多取

焉”④。 此水染紫,色泽优于其他水所染。
宋代有着广阔的紫草市场,一般分民间和官府两大部分。
民间市场又可细分专业染坊和家用自染的购买。 专业染坊的事例,可以杭州陶四翁染肆为代表。

钱塘人陶四翁开有大染肆,“尝有紫草来,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。 数日,有驵者至,视之曰:‘此伪草

也。’四翁曰:‘如何?’驵者曰:‘此蒸坏草,色泽皆尽矣! 今色在外,实伪物也,不可用。’”陶四翁拒绝了

市场经济人“某当为翁遍诣小染家分之”的建议,“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爇而尽”,“时陶氏资尚薄,
其后富盛累世,子孙登第者亦数人”。⑤ 按四百万钱就是四百万文钱,即四千贯,其时当在北宋中期,按
北宋后期江西人谢逸的说法:“万缗,中人十家之产也。”⑥中等人家的财产每家平均一千贯,四千贯自是

大户人家,而此一家“资尚薄”的染坊仅收买紫草就一次性投入四千贯,交易量之大,足见染紫的业务繁

忙和紫草市场的繁荣。 此外,更多的是私家染紫的行为。 如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私自支取军资库绢

二百匹,“令染铺夏松收买紫草,就本州和清堂染紫,造做宅堂帐幔、应干床帏及帏设、大卓衣及支散人

从衣衫等物”⑦
 

;他还“本州收买紫草千百斤,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”,“染造真紫色帛等

物,动至数千匹,皆用官钱,讬以人事为名,逐旋发归,以为货卖之资”。⑧ 即用官库的绢、用官钱买紫草,
在官府染紫,紫绢却归私家所有,属于贪污行为。 私家一次买紫草千百斤、染紫二百匹,数量可谓巨大。

至于官府,购买紫草的数量更大。 如宋仁宗时,朝廷在陕西的十个州军每年“买紫草一万斤”。⑨ 地

方政府各自经常购买或科配紫草染紫,以至于朝廷下令予以规范:“诏诸州所须酝酒黄糯米、染色红花、
紫草等,自今乘时收买,无以抑贫民。”�I0要求地方政府按市场价购买,不准非法强制贫民缴纳。

染紫工序多,成本高,因而市场上同样的物品,紫色的价格常高于其他色彩。 如临安市场上,用兜罗

树上柳絮状棉编织而成的兜罗锦,“元本出西夏,新旧收藏色要鲜。 紫者价高青者次,白无点污做钱看。
兜罗锦出西夏国,此物纸捻成,稍旧者直钱四五千,紫青色新好者,十贯左侧”。�I1 西夏出产的兜罗锦,以
紫色最贵。 疋毡是面积如一匹官绢大小的毛毡,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记载道:“疋毡有如官绢阔,柔掿

之时软若绵。 粗者价低细者贵,紫者不下二十千。 ……紫者价高,青白者价小……”�I2颜色以青白色为

差,紫色为好,优良者每件不下二十贯。 紫线座是高级官员骑马时用的座垫,重一百两,也是身份的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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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,如同章服:“武官副使已上及入国副使方得用,其余官员不得用此物。 新造者百千已上,工钱在

外。 现成买后,约直钱五十千左侧。”①新造的紫线座,仅原料成本就一百多贯,临安市场上买卖的二手

货一般是五十贯。 熙宁六年(1073),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记载道:“张行者以钱五贯四百文买紫纱三疋

来,为充夏单衫、袈裟、裙也。”②以五贯四百文购买紫纱三匹,每匹合一贯八百文。
宋人对紫色不懈的追求,拉动起紫色经济的繁荣。 紫色染料的广泛种植和染紫作坊的资金实力,以

及紫色商品的高价买卖,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行为。

结　 语

在传统的正间色等级观念中,紫色名分最受歧视,但在社会生活中,紫色在宋代实际上同红色一样

也是尊贵之色。 宋朝品官的章服中,一品、二品、三品的高官服紫。 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

紫、借紫的待遇,致使“满朝朱紫贵”几乎变成了满朝全是紫。 其风头在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。 将

飞黄腾达者形容为“大红大紫”,即是唐宋章服的反映。 始见于北宋的赞美春光的“万紫千红”一词,更
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。 面对百姓服紫的热潮,宋代社会与西方不同,皇家没有垄断紫色,从宋太宗

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,贵贱共享。 由此带来紫色服饰等的大发展,促进了紫色的创新。 先是创造了油

紫即黑紫,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;另一重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,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

界。 宋代的紫色颜料,全部是染料且用于服饰方面。 紫色服饰的开放,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、染紫市

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。 紫草成交量之大、染紫市场之大以及紫色物品价格之高,都促进了社会经济

发展。
宋代紫色一直不甘于间色的地位,以其“惑人”的色彩强势发展,配角抢了主角的戏,在许多方面

“夺朱”、势压正色,将正色、间色贵贱之分的藩篱打破,人为的是非仍由人的喜好推翻。 这一现象充分

说明了正统保守的礼法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,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,是一个值得

重视的问题。 与红(赤)、黄、青一样,紫色也是贵贱共享,宋代可谓尚红(赤)、尊黄、喜青③、爱紫。

(责任编辑:仲平)

05

程民生　 宋代紫色奇特的社会功能

①
②
③

佚名等著,李音翰、朱学博整理校点:《百宝总珍集》卷 7《紫线座》,第 52 页。
 

成寻著,王丽萍校点:《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》卷 8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,第 676 页。
参见拙作《宋代社会中红色的功能》,《河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21 年第 5 期;《宋代社会中黄色的功能》,

《中州学刊》2021 年第 8 期;《青色在宋代的发展与广泛运用》,《河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1 年第 6 期。


